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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上下雨唏哩哗啦，下到地上乒楞乓啦。说相声，我得招您乐。招您乐呀，就得说歪曲的，说正经的您不乐。歪曲的那才招乐。说招笑有什么好处哪？好处大啦。您这么一乐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舒畅脑筋，多进饮食，身体健康，青春常在，于卫生有益。每天哪，大笑三...
天上下雨唏哩哗啦，下到地上乒楞乓啦。说相声，我得招您乐。
招您乐呀，就得说歪曲的，说正经的您不乐。歪曲的那才招乐。
说招笑有什么好处哪？好处大啦。您这么一乐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，舒畅脑筋，多进饮食，身体健康，青春常在，于卫生有益。
每天哪，大笑三声，是百病不生，这也是卫生。招乐儿哪，也是不一样。
您拿这小花脸也招您乐，说相声的也招您乐，一个人说相声叫单口相声，也离不开招乐。把招乐刨了去，有什么意思哪？没有意思。
您瞧我站这儿一个人说，啊，您那儿坐着，我这儿站着，三十分钟一位乐的没有。我这儿嚼舌哪？那位说：“我不乐呢？”不乐我也没有主意呀。
不乐我能下台挨位胳肢胳肢？绝不能。也不易！说这招乐，就靠说话。
这也是一门技术。那位说：“你是夸大其词呀，说话有什么技术？谁不会说话呀？”您瞧这说话呀，有让人爱听的，有让人不爱听的，这就在有技术没技术。
这说话呀，说出来有条有款，津津有味，滔滔不断，哎，神气完全贯穿。这就是艺术哇！说一句想半天，车轱辘来回转，就没意思啦。
您瞧我们吃张口饭的，说书的也罢，说相声的也罢，这一句话没招乐来回说，听众就腻啦。一腻，人家嘴里就要骂街！说骂街这是不雅呀！哪有骂街的？您这么一听啊不是骂街，没骂人哪，可说出这句话比什么都厉害，把说相声的说书的给骂苦啦！这说相声的说完了这句话来回说，这位就说这么一句：“怎么净倒粪哪！”您听着没骂人，其实骂苦啦！“倒粪”，这粪怎么会从嘴里出来呀？那么说话有什么规矩？规矩大啦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到什么地方说什么话。
这个话呀有时间话，有地方话。什么叫时间话？住街坊哪，那就用时间话。
分什么时间说，早晨见人吧，必须说：“您刚起呀！”那么要到响午呢，就是这个了：“您吃过饭啦？”到晚上呢，又换了：“您还没睡哪？”这就是时间话。不这么说，把那个掉过来！掉过来说，不像话，不是那个时候说那句话不爱听。
这人一早儿刚一出门：“嗬，您还没睡哪？”这位说：“我这一宿睡人家去啦！我干什么大清早才睡呀？”什么叫地方话呀？什么地方见人说什么话。好比在街上见人：“买东西您哪？”这位说：“可不是嘛。
”“我给您雇车！”“我头里到啦！”“您带着零钱哪？”“富裕！”“回见！”这是在街上。您要到茶饭馆、酒馆，这几位吃着，又进来几位，认得，这几位就要站起来：“噢，刚来？”“一块儿吧，一块儿喝。
”那位得说这个：“不价，我这儿还有人哪，您几位回头一块儿！”“两便吧，两便吧！”“我给您添几个菜！”“吃饱啦，哈哈，不客气！”这几位坐在这儿，要来酒要来菜，站起来：“来吧几位，一块儿再找补点儿！”找补点儿是再吃点儿。这几位：“不客气，吃饱啦！”就这话。
要到茅房，这位蹲着，那位进来，蹲着这位先说，一抱拳：“有罪有罪！”拉屎有什么罪呀？他不能行礼啦，叫“有罪”。那位说什么没有罪，恕你无罪！蹲着这位说谢主隆恩？在茅房就开戏啦，这位必得说尊便，一抱拳：“尊便您哪！”“尊便”怎么回事？您爱怎么拉怎么拉，拉多拉少没关系，没人管。
把饭馆子的话搁茅房里头，这位蹲着，那位进来，蹲着这位一抱拳：“嗬，刚来呀！一块拉吧！”这位说：“您拉吧，这儿蹲不开！”这驶还让：“您拉多少回头我给。”“不让啦，回头咱们算一块儿！”“两便吧！”这位蹲下：“来吧，再找补点儿！”“我吃什么呀，我找补点儿？”规矩，说话呀得有规矩；我们说相声的逗个哏，就是玩笑，我这段儿也是说位好玩笑的人，叫什么哪？叫“古董王”。
“古董王”是怎么回事呀？这人好玩笑，一肚子古董。古董怎么回事呀？说北京话就是古玩。
他呀好玩笑哇。得这么个外号叫“古董王”。
这人住家在东安门里。这话在前五十多年，是民国初年的事。
他在茶馆喝茶，古董王坐在这桌儿喝，在那桌上有甲乙二人正说闲话，俩人越说越抬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听戏。那阵儿最享盛名的是谁呀？余叔岩。
光绪末年（著名京剧演员余叔岩，少年时期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天津初露头角。因病回北京后，于1915年重新登台，时为民国初年。
），余叔岩唱得好，这甲某人说这个：“昨天哪听余叔岩这出戏真好，失街亭、空城计、斩马谡，全部《失空斩》。余叔岩哪，去诸葛亮，跟活的一样！”这个乙某人一撇嘴，乙某人说：“你别说啦，我也去听啦。
你是道听途说。《失空斩》啊，余叔岩唱正角，他不能去诸葛亮！”甲某人说：“他去谁呀？”“他去孔明！”甲某人说：“诸葛亮不就是孔明吗？不是一个人吗？”乙某人把眼睛瞪得灯泡那么大个儿：“谁说的，诸葛亮跟孔明是俩人。
诸葛亮姓诸，孔明姓孔！”俩人越说越僵。甲某人说：“这么着，咱俩也别抬杠，咱们赌两块钱。
诸葛亮跟孔明啊要是俩人，我输两块钱，要是一个人呢？”“我输你两块呀！”一个人掏两块钱搁这儿啦。喝茶的全听见啦，谁也不管这个碴儿。
这王爷心里说：“问别人我不管，问我再说。”这俩人说：“咱们问一个人哪，诸葛亮跟孔明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，问这句话。
”一回头看见古董王啦：“王爷，跟您打听件事儿！”“什么事儿？”“诸葛亮跟孔明啊，是一个人，是俩人？我们俩人赌两块钱！”王爷沉住了气说：“这个就不好说啦。我一说，你们二位我必得得罪一位。
我放俩人不交，我何必交一人哪！”这俩人同时说：“没关系，就听您这句话，我们俩明白明白。”“那么说，我可不向着谁了啊，哈哈！不是三国那档子事儿吗？”“啊。
”“诸葛亮姓诸哇，孔明姓孔哇，两档子事儿呀！”这乙某逮着理啦：“怎么样您哪？您听明白了没有？”这甲某人肚子快要气破了：“好好好，您赢啦，您走！”这乙某人连本带利拿着四块钱走啦。输钱的这个把茶壶茶碗一拿，上古董王这桌上来啦：“来吧您哪，咱们俩一块儿喝吧。
咱们打听别人，诸葛亮跟孔明是一人，是俩人？诸葛亮跟孔明要是俩人呀，我把脑袋输了都成！要是一个人的话，甭废话你赔我两块钱。”古董王啊，一瞧那赢钱的主儿走啦，沉住了气：“你呀别着急，诸葛亮啊复姓诸葛名亮，字孔明。
一个人，诸葛亮就是孔明。”“为什么刚才你不那么说？”“为是让你呀花两块钱，让那小子糊涂这一辈子！”大伙儿一听乐了：“嗨，你可真古董啊！”打这儿叫的“古董王”。
让这人花两块，两块钱小事呀，那人得糊涂一辈子！在那犄角也坐着一个人，跟别人那儿闲聊，他一撇嘴、冲着这位茶座一摇头：“这人哪，缺德，短寿！”这位呀瞧他一眼，也没敢搭碴儿。因为知道古董王爱开玩笑，一骂他呀，回头他跟你开玩笑受不了，这人一低头。
古董王顺着声音一瞧骂他这主儿，认得。也是姓王，是个罗锅儿，这人四十来岁，身量比别人矮，因为罗锅残废长不高啦。
前头是鸡胸脯，后头是大罗锅儿。王爷瞧了瞧他，要是别人一听这话，准得生气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缺德？我这缺德哪儿写着呢？”俩人得分辩分辩。
好开玩笑的主儿他不分辩，他骂我哪，骂我缺德，记着这碴儿吧。什么没说，走啦。
过了两天，打家里写出这么二十几个纸条来，写什么呢？都一样的字：“祖传专治罗锅，分文不取，不领道谢。某处某处。
”把他的门牌呀写到上面，是这一方啊，有电线杆子就贴一张，贴完啦就不管啦。这王罗锅儿瞧见啦。
喝完茶回头一瞧，这儿写着祖传专治罗锅儿，分文不取，不领道谢。“嘿！这可是个窍道！万幸，遇到这个啦！我是个残疾人，做事不能做，就得吃哥哥一口饭。
吃哥哥不要紧哪，嫂子跟我不对劲。看着哥哥面子可也不好说什么，我给买东买西，刷家伙洗碗，这都不要紧，还给嫂子哄孩子。
这孩子太娇，连抓带咬。我不哄这孩子不行！我把罗锅儿治好了哪，我能找个事由哇，说什么我也得把孩子躲开，连抓带咬受不了哇！”赶紧回家，换衣裳。
正是伏天呀，就这个月份，您瞧这罗锅儿他有什么特别的好衣裳。不就是吃嫂子一碗瞪眼食吗！有件衣裳啊舍不得穿：头蓝大褂，这种布哇现在没有啦。
头五十多年，叫什么哪？叫大碾。嘿，泡到水里站着，说现在呀比夹袍还厚，在前清的时侯上哪儿去，规矩人家穿衣裳不喜欢，总得穿大褂儿。
里头呢一身新裤褂儿。他这身脏的破的就脱啦，这新裤褂儿呀，白裤白褂舍不得穿。
那玩意儿，老布全顶一下子儿厚哇。连这小褂、大褂带裤子，新鞋新袜子，穿上双脸儿鞋，五分厚毛布底；这新袜子是夹袜子，那阵儿不穿洋袜子穿夹袜，里头打包脚布，三层。
打家里出来啦，一出来就拿手巾抹汗。“热啊，这才十点来钟！”瞧瞧这条儿，顺门牌找来啦，一找这地名叫南湾子，到古董王这门口，一瞧墙上也腮这个条，上台阶一叫门：“回事！回事！”北京的规矩，不敢说找人，得说“回事”。
王爷打里边出来啦，穿着小褂儿，拿着一把芭蕉叶儿，一开门，嗬，街坊！“嗬，二爷您这儿住哇？”“可不是嘛，请里面喝水。”“不价不价，跟您打听点儿事，二爷。
”“什么事？”“这条儿是您贴的啊。这治罗锅儿是哪位治呀？我麻烦麻烦这位。
”“不是外人，就是我。”“噢噢，您就治这个！受累吧！”“行啦，没有错，是人都治，何况咱们是街坊，你说是不是，贵姓啊？”“我姓王，哈哈，都管我叫王罗锅儿。
”“ 我可有一样啊先告诉您，有几样罗锅儿不能治，有治得了的，有治不了的。”“什么能治，什么不能治？”“胎里带的不能治。
”“我这个不是胎里带。我这个，我这个是三岁呀我姐姐包着我呀闪着腰啦，打这儿得的罗锅儿。
”“不是胎里带呀，半路得的那也分两样，活罗锅儿能治呀，死罗锅儿治不了！”他一听这话不对：“二爷，我是活人哪，是活人绝不是死罗锅儿呀！”“人是活的，死的那还治什么？这罗锅儿有活有死的，我摸摸，一摸就知道。”“好，好，您受累吧。
”一转脸，王爷这么一摸，“嗯！”“怎么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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